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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那是学校一年一度
的校运会，五年级跳高比赛的现
场，人声鼎沸。操场四周围满了
加油助威的同学，阳光洒在跳高
场地的横杆上，亮闪闪的。

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1 号
选手似箭一般冲了出去，起跳，
跨越，落地。他跳过了 80 厘米
的横杆。而在排队的选手中，有
一个体型微胖的 12 号选手，在
队伍中间毫不起眼，更没人看好
他。轮到他跳了，只见他神色
紧张，全身肌肉紧绷，眉头紧
锁，豆大的汗珠从他脸上滚落。
“哔——”裁判吹响哨子。他
深吸一口气，稳住心神，助跑，
起跳。他擦着横杆跃了过去。横
杆轻轻晃了几下，又稳稳地架在
支架上。他激动地比了个胜利的
手势，心脏还在怦怦直跳。

到了第三轮，横杆竟直接
上升到了 95 厘米，让许多选手
望而却步。一开始连续几位选手
都没跳过，直到 10 号选手才勉
强跳了过去。再次轮到 12 号选
手。经过前两轮的尝试，他明显
不再像前两轮那样紧张。只见他
紧闭双眼，双腿微曲，踮起脚
尖，身体前倾，猛然睁开双眼，
似箭一般冲了出去，一跃而起，
在空中抬起双腿，飞过横杆，横
躺在垫子上。他跳过了！一旁观

战的观众鼓起了掌，他的同学大
喊：“太厉害了！”第三轮过去，
晋级的人只剩下不到十个。他高
兴地跳了起来，脸上的笑容藏也
藏不住。

但 第 四 轮 难 度 飙 升，很 大
程度上决定了选手们能否获得
名 次。 第 四 轮 需 要 选 手 跳 过
100 厘米的横杆。许多选手连
90 厘米都是擦着横杆过去的，
如今挑战 100 厘米，每个人脸
上都写满了紧张。12 号选手立
刻意识到这是个机会，只要跳过
了就基本锁定了名次。“10 号
选手，第一跳。”裁判宣布。10
号选手冲了过去，没有跳过。这
让 12 号选手更加有了信心。终
于轮到他上场了。前三轮的磨
炼让他积累了足够的信心。但
上天总喜欢在一个人最得意的
时候给他沉重的一击，他失误
了，重重地摔在了垫子上。他垂
头丧气地走向等待区，无力地看
着一个又一个跳过去的选手。
但他骨子里不服输的性格又使
他慢慢地重拾信心：“我一定能
成功！别在意别人的眼光，做最
好的自己！”他深吸一口气，凝
神蓄力，全力冲刺。身体宛若
一只破茧而出的蝴蝶，轻盈地
划过弧线，稳稳飞过横杆。“我
跳 过 去 了！ 我 跳 过 去 了！”他
激动地对着天空大喊。

最后一轮是真正的决赛圈。
只剩下 6 人站在赛场上，横杆也
上升至极限高度 105 厘米。12

号 选 手 来 到 起
跳位，只见他原地
轻跳了几下便冲了
出去。但这个高度还
是难以跳过，第一跳以失
败告终。接下来，所有人的
第一跳都没有成功。第二跳
时 12 号选手依然没有跳过，全
场的人都认为他必输无疑。他也
在心里问自己：“我难道就败在这
里了吗？不，只要还有一次机会，
我都要继续争取。”忽然一个大胆
的想法在他的脑海中浮现：改用
背越式跳高。他一直使用的都是
跨越式，很显然跨越式已经行不
通了。可背越式他从未用过，只
是看过。这种方法十分冒险，成
功则万众瞩目，失败则无人喝彩。
是放弃还是放手一搏？他毫不犹
豫地选择了后者。又轮到他跳了，
他屏住呼吸，顶着压力，耳边响起
同学们此起彼伏的加油声。他闭
上双眼，做足了心理准备，像火箭
一般冲向横杆，奋力一跃，在空中
把身体迅速扭转过来。他成功
了！他跳过去了！场边的观众
在欢呼，在鼓掌，他们见证了一
个少年突破自我的过程。他激动
地朝天空大喊一声：“啊！”把刚
才的压力都释放出来了。

虽 然 最 后 他 只 拿 到 了 第
二 名， 但 是 他 突 破 了 自 己，
拼 尽 全 力 争 取 到 了 最 好 的
名次，这就足够了，
做 勇 敢 坚 强 的
自己！

我的名字取自平安之意，妈妈
说，她希望我这一生平平安安，快快
乐乐。她亲手做了一个平安结，其下
的挂坠上刻着我的名字，以及那殷切
真挚的祝愿。那时的我尚小，读不懂
她看向我时眼里漾着的柔光，可这份
爱太过滚烫，让我这丢三落四的人，
也郑重地将它妥帖收在窗边。风一
吹，红绳在晨光里轻轻晃，眨眼间又
是一年，不变的，是那隽永悠长的爱
意。

檐角的风铃摇碎晨光，我总爱
缠着妈妈，让她一遍遍地讲起我的
诞生。妈妈不厌其烦，如数家珍，语
气温柔得像浸了温水，眉眼间漾着
藏不住的欣喜，仿佛那是人间赐予
她的最珍贵的礼物。偶然间，我翻
到了她藏在柜中的相册，从牙牙学
语到背起书包，从蹒跚学步到肆意
奔跑，我的喜怒哀乐都被妥帖收藏；
电脑里的旧视频里，我的笑声穿过
时光，一如妈妈永不褪色的爱。她
拿出我未出世时织的毛衣与毛毯，
又翻出一幅幅刺绣与画，说那时听

说胎教能让我更宁静，便绣了很久
很久。后来有了弟弟，她又坐在案
前绣起大大的图案，我凑过去看她
认真的神情，忽然懂得，她也曾这样
坐在窗前，望着肚中的我，眼里盛满
温柔。原来在我未曾察觉的时光里，
她早已这样细致而深切地，爱了我
好多好多年。“南风知自南，吹彼棘
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这古老
的歌谣，唱的便是我妈妈。

窗外的梧桐叶簌簌落着，妈妈的
爱，从来都是这般无微不至。随口一
提的吃食，转头就会出现在餐桌上；
想要的物件，没过多久便会被她捧到
我面前。她会严厉督促我们学习，也
会温柔地陪伴我们成长，仿佛把所有
时间都倾注在我们身上。可我也慢
慢知道，她也曾是爱画画的少女，也
曾在山野里奔跑，用绳子玩跳皮筋，
用碎瓷片做游戏，用草编各种小玩意
儿。讲起童年时，她眼里闪着星光，
那才是真正的她——那个明媚灿烂
的小女孩，才是我的妈妈，一个曾经
那样爱自己的妈妈。只是不知何时，

我眉间落满了疲惫。一个寻常的黄
昏，我撞见她独坐窗前，望着流云出
神，背影像一片静默的落叶。此后我
常把画笔塞回她手里，把好看的衣服
捧到她面前。她笑着摆手，却在我的
软磨硬泡下，重新握起了画笔。

晚风吹开庭院的月季，妈妈终于
开始拥抱属于自己的人生。她买了
喜欢的衣服，换了清爽的发型，把日
子过得愈发鲜活。她开始种花种草，
看书画画，园子里的草木向着阳光蓬
勃生长，一如她眼里重新燃起的光
亮。她教我们热爱生活，也学着爱自
己、爱这草木人间。她总拉着我们看
落日熔金、旭日东升，分享生活里的
小确幸，眉眼间满是少年意气，好似
从未老去。

亲爱的妈妈啊，我多希望你能
多爱自己一点，再爱自己一点。就
像你曾期许我平安喜乐那样，我也
愿你永远自由，永远肆意，永远快
乐，一如当年那个在山间奔跑的少
女，永远鲜活，永远明媚。

� 指导老师：刘加明

在好些人都喜欢养宠
物狗的当下，我也有一只

“宠物狗”，它是一只布艺
玩具。我很喜欢它，去哪
都要带着它。

它的名字叫小狗帮。
小狗帮的身子有 60 多厘
米长，我的书包根本装不
下，一般的背包也装不下，
所以每次带它出去，我都
是把它抱在怀里的，很是张
扬。偶尔还会招来诧异的
目光，毕竟我是个男孩子。

小狗帮比我大上十岁，
是我爸爸送给我妈妈的礼物。
那时候，我爸爸还不是我爸爸，
我妈妈也还不是我妈妈，它便
已经存在了。后来，我出生了；
再后来，我会玩玩具了，我妈妈
便把它送给了我。

我很喜欢它，去哪里都要
带着它。整个幼儿时期，它是
我唯一的玩伴。以前，它的身
体很白，眼睛像两颗亮晶晶的
黑葡萄。但经岁月的侵蚀，它
从小白狗变成了小灰狗，还没
了一只眼睛，但另一只眼睛依

旧乌黑明亮。
现在我长大了，已经是四

年级的大孩子了，而且我已有
十只小狗玩具。但小狗帮依然
是我的最爱，我每天都带着它
去上学，同学们都习惯了它的
存在。上课时，我会把它静静
地放在背后；下课后，我总会
带着它出去玩。我把它高高抛
起，看着它快速落下，再稳稳
接住它。这个时候，我和我的
好朋友们都会发出快乐的笑
声……而这个时候，我总觉得
它就是一只真的小狗，也正在
发出快乐的、汪汪的叫声……
春节出游，哪怕到处都有更好
玩的，我还是带着它一起，它
成了我出行的标配。

而当我感到难过的时候，
我会抱着它度过。看着它熟悉
的小脸，看着它脸上的平静微
笑，我的心情总会好起来。

小狗帮虽然很“老”了，也
不再完美，身上还有很多岁月
的风霜，但它带给我的快乐是
永远的！我还会长久地让它陪
着……� 指导老师：陈雪莲

与我有关的文明，肯定怎么看
都美丽。� ——题记

北纬23度的风，牵起我手中《阳
东县志》的扉页。我近乎虔诚地抚
摸着书上的文字和图片，眩晕中，
仿佛看见天幕在起伏，像波浪、像
云，从天边往海面涌过来。

故乡靠南海，而我自小便知道，
风其实是有味道的。淡淡的海水涩，
清甜的黄皮甘，山野间雨后的草木
香……我用敏感的感官去放大、去
触摸这些空气里暗藏的符号——它
们或许是几百甚至几千年前先祖的
一次呼吸，比我更澄澈透明，也比我
更深地植根于故乡。

翻到书中这一页，“榄子开花
花打花，阿哥榄上妹榄下。”我油
然而生一种亲切感。阳江方言的精
巧细腻，像海风一样，把温润揉进
了我的性格里。将苦口的中药称为
“茶”，便有了把抓药唤作“执茶”
的婉转；“下雨”被说成“落水”，
干净清脆，让这利万物而不争的甘
霖多了份上天恩赐的意味；“去年”
说为“旧年”，每每读到“江春入
旧年”，心儿便像被风吹动的风铃，
思绪如铃声般飘散。而一句亮堂堂
的“今天好日头啊！”，仿佛只要
太阳还在头上，就稳稳当当，没什
么可担忧害怕的了。

故乡给予我的思索和念想，远

不止这些。
我还记得，蔚蓝的天空下是碧

蓝的海，云朵从海天相接处涌出来，
浑身洁白，像一片片鼓起来的帆。
码头上，一筐筐鲜活的尖山蟹、文
蛤还在缓缓吐着泡沫，像在唱一首
来自深海的咸水歌。

我还记得，清明时落水微微，
将山野的青绿染上一点点白，似烟
似雾，打湿一顶顶穿梭在山路的草
帽，祭拜时弯腰，就能嗅到土里的
潮气。

我还记得，红得夺目的荔枝压
弯枝头，剥开一颗，齿颊满是清甜；
那鲜红扎手的壳被弃在田埂上，在
田埂的轻风里慢慢氧化，而剥壳时
那微微的刺痛，至今仍鲜明如昨。

我还记得，每次吃猪肠碌时，
对那薄如蝉翼的粉皮里裹着的馅
料，总怀着好奇与欢欣；每次吃叶
贴时，隔着菠萝树叶都能感到烫手
的温度。老巷旁的豆豉厂里飘来的
咸香，总在夏天的某个傍晚变得更
加醇厚；腊鸭肉和白萝卜丁混合的
香味，也总在冬日里伴着氤氲的白
汽弥漫开来。

我的五官，总是因故乡的记忆
而敏感着。每一次百里香的枝头簇
拥起雪白的花，父亲都说快要落水
了，于是我便拽着他去抓那低飞的
蜻蜓；母亲种的栀子花，她时常忘
记除杂草，于是花盆里随着栀子花

一同晃动的，还有一株株四叶
草——这种四叶草是可以吃
的，只是会酸到让你皱眉。
夏天，大伯就带我去海边捉
一种很小很小的螃蟹，阳江
人叫它“沙蜢”，它爱在靠
海的湿润泥沙下筑巢，常常

在沙滩上留下一个个小而圆的
透气孔……

回忆如水，总是无言。但
我时常能感受到，在我心脏跳
动的地方，传来故乡的呼唤。

可爱的故乡啊，一座在广东地
图上都要仔细寻找的海滨小城，我
却日日思念着你。原来故乡从不
是地图上的一个坐标，而是刻在
我骨血里的海风与温度。

海天相接处，是吾心安处；
吾心安处，是吾乡。

� 指导老师：林雅莹

风吹云飘动，农舍院里，树叶发
出沙沙的声音。小孩欢快地蹲在忙
活着的老人面前：“爷爷，这是我的风
筝吗？”老人腾出手摸摸孩子的小脑
瓜：“是的！来，我教给你，咱们阳江
人的非遗文化传承就得从你们娃娃
开始！”说着，他递给孩子一把削竹
子的“十八子”小刀。祖孙俩忙活了
一上午，最后，爷爷把画着燕子的宣
纸覆盖在竹子骨架上，缠上线，一架
风筝就可以飞上高空了。你看，鸳鸯
湖的上空，飞舞着各式各样的风筝，

“飞龙”“百足”“崖鹰”相伴翱翔，它
们见证过这座风筝之城的历史。

大风吹来，风筝越飞越高，一只
挣脱线绳束缚的“灵芝”纸鸢飞过
热闹的集市，穿过烟火气十足的村
庄。它随着风儿飞呀飞，被一户人
家飘出的喷香气味吸引了：啊，这
不是阳江的海味咸汤圆吗？阳江人
喜欢称之为“圆子”。屋里，母亲将
一锅热气腾腾的圆子揭开盖，鲜汤
浓郁，锅里满满的白萝卜、海味、腊
味、糯米圆子、碧绿香菜，令人垂涎
三尺。大口吃圆子的孩子被掉下院
子的风筝吸引住了，顾不得吃第二
碗，就找出线轴绑好风筝，带着妹妹
兴奋地跑出家门去放风筝。他们举
着风筝欢快地跑呀跑，村口大树下
的热闹又把他们吸引过去了。

只见一群大人、孩子蹲在地上，
围着一个硕大的水果，对半切开，一
股浓郁香气扑鼻而来。这是热带水
果波罗蜜，营养丰富，味道香甜。孩
子们迫不及待地拿起了一包波罗
蜜，啊！甜得温柔又扎实，混着熟透
果香，像一块刚蒸好的、裹着蜜糖的
糕点。“湿包”软糯，“干包”爽脆，
甜津津，金灿灿，波罗蜜真是令人陶
醉的神奇水果呀！

大家围着波罗蜜吃得不亦乐
乎，风筝快乐地再度启程，跟着风儿
自由飘行。一阵徐风把它带到一家
烧鹅店旁的树上。食客如云的店里，
一只只烧鹅在炉子里烘烤着。一只
油亮的烧鹅被小心挑出，师傅拿来
菜刀砍向烧鹅，“嚓嚓嚓！”手起刀
落，汁水从切口流出，一只烧鹅被斩
成均匀的小块，端上食客们的餐桌。
一口下去，烧鹅皮的脆、烧鹅肉的紧
实与鹅汁的咸香完美结合。鹅，是
阳江人历久弥新的一道美味。品种
丰富、品质优良、多元烹饪，令阳江
的“鹅”美食文化远近驰名。民以
食为天，生活在这个幸福的“美食
天堂”里，是多么令人羡慕呀！

好风凭借力，这只遨游阳江的
灵芝风筝被送上云端。风儿吹动着
它的藤弓鸣器，它唱着美妙的歌儿，
是名副其实的“风中之筝”！它在
这座美丽的山海城市上空飞呀飞，
俯瞰脚下一条条宽敞发达的马路，
一幢幢崭新的高楼，一片片美丽的
公园草地。它看到“县县通高铁”
的盛况，感受到新农村建设后的美
丽与振兴，领略了滨海旅游的风情、
渔船归航的喜悦、南海Ⅰ号的历史
厚重……

古韵悠长，纸鸢飞处是吾乡；
好风助力，此心安处是阳江。伴随
着夕阳与海浪，纸鸢讲述着阳江的
故事，这座美丽而幸福的城市在不
断地焕发着生机。九街十二巷古老
的传说，一宫一塔悠远的钟声，南海
奔涌不息的浪潮，恒久的乡土情，腾
飞的中国梦，在每个阳江人的心中
根植。� 指导老师：廖小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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